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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在校学生常年保持在两万多人，送考人数保持在万人以上，本科上线人数也连续突破万人大关，

但其教育模式也饱受质疑

探访“亚洲最大高考工场”

再过一周，被外界称为“亚洲最大

高考工厂” 的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即

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季。

这座在校学生常年保持在两万多

人的超级中学，近年来一直都演绎着高

考神话———不仅送考人数保持在万人

以上，此前四年间，本科上线人数也接

连突破万人大关。

而在高考成绩背后，则是外界对其

教育模式的质疑。

位于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镇，因这

所中学催生出特殊社会生态。从陪读家

长的生活点滴、 商业形态乃至发展趋

势，无不因高考而转；从这所中学走出

去的学生们，亦对极为严苛的学习状态

诟赞各异。

对于毛坦厂几乎所有的陪读家长来说，三餐，

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他们的一天通常是从早上

5

点开始的，孩子

6

点

10

分前要到校，他们得估摸时

间，给孩子做好早饭：既要吃得饱、有营养，又

不能太烫，这样才能让孩子多睡

5

分钟。 子女

到校后， 毛坦厂唯一的菜市场被挤得水泄不

通。大树下，当地的农民挑来新鲜的土菜，家长

们挑挑拣拣。

“我的红烧肉怎么颜色不如你们的？”一个

陪读妈妈铲了几下锅底，有些发愁。 接近午餐

时分， 油坊街

17

号的七八个灶头里都烧的红

烧肉，空气中弥漫着脂肪和焦糖的香气，“快考

试了，给孩子补补。 ”一个家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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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气温忽然升到

35

摄氏度。 这

天中午，方慧的儿子王鼎没吃多少，说天气热

没胃口，想吃凉面。下午

5

点，同屋的家长招呼

她一起上街，方慧拒绝了：“面泡在汤里久了就

不好吃了！ ”三分钟后，方慧像听到冲锋号角，

快步走到小吃摊，花

5

块钱买了一碗凉面。

5

点

20

分，王鼎走回出租屋，方慧已经提

前开好

23

摄氏度的冷空调。 记者的到来让方

慧很高兴，她对儿子说，“刚才来采访的小哥哥

是山东大学的，你看他多厉害啊！”王鼎闷头不

语，埋头吭哧吭哧扒着凉面。 方慧用汤勺舀起

中午剩的丝瓜蛋汤，也大口喝起来。

另一些住得远的家长，则成了“送饭大军”。 每

天中午和傍晚， 他们提前来到学校各个门口守着。

张娜一手拎着保温饭盒，一手提着板凳，腋下还夹

着一把蒲扇，沿着曲折的田间小路，快步走向

15

分

钟路程开外的东门，这里离女儿所在的“复读

楼”最近。

家长围着子女的三餐打转

一边陪读一边打工

对于方慧来说，孩子吃好晚餐，这一天最

重要的事情结束了。 黄昏时，几个朋友叫她一

同去跳广场舞。 方慧拒绝了，“快考试了，嘴上

说不紧张， 但没心思跳了，” 方慧独自沿着河

边，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

黄昏也许是一天中，毛坦厂的陪读家长最惬

意的时间。 她们呼朋引伴，三三两两出现在毛坦厂

的街道上。 还有人养了狗，小狗汪汪吠叫，欢快

地穿行在人群中。广场上跳舞的家长都有固定

的舞伴，还有些人在镇商业区新开的健身房挥

汗如雨。

与此同时，胡仁荣像打仗一样，匆匆扒了

几口饭，就换上灰色制服出门了。 她赶着去街

面上的服装厂车衣服。这能为她带来一个月千

元左右的收入，差不多把房租抵扣掉。

一些妈妈们在街上的旗袍店试衣，挑选寓

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时，另一些妈妈和胡仁荣

一样，在高瓦数日光灯的光线下，踩着缝纫机。

街上随处可见短期招工小广告，写明“适合陪

读家长”。 有数据说， 整个毛坦厂中学的学生

80%

都是农村生源，家长们需要在陪读同时兼

顾生计。

高中 3年花了 20多万元

中考结束，王鼎只考了

400

多分。那是

个重点初中里的重点班。 方慧愤怒不已，她

不止一次去网吧揪回沉迷游戏的儿子。

30

岁那年，中学文化、分配进国企上班

的方慧下岗了。 她不服输，摆过小摊，也一天

打过五六份工， 最困难时还帮啤酒厂刷

过瓶，手指都泡白了。 凭着这股子劲头，

方慧有了份在县城月入过万的工作。

毛坦厂成了方慧和儿子的最后一根

稻草。 “依我们家的条件，他以后什么都

不做，也吃喝不愁，”方慧只担心，儿子还

这么小，学坏怎么办。 来毛坦厂那天，一

家人开着车在镇里转了个遍， 也没看到

一间网吧，方慧满意了。严苛而高强度的

学习，让儿子也根本没空“瞎玩”。方慧也

惊喜地看到， 儿子坚持下来了，“我们寿

县来毛坦厂上学几个，受不了就走了。 ”

儿子上高三后，方慧索性把工作辞了，全

心陪读。现在，虽然儿子几次的模拟考成

绩显示只能考上二本学校，算下来，高中

3

年花了

20

多万元，方慧却觉得值得。

不同于外界对毛中“压榨学生”的诟

病， 家长们普遍都对毛中的教学管理很

满意。也因此，他们并不介意学校的一些

“非常”手段。 “孩子吃不了苦，趁早不要

送到这来，”有家长说。

一切都以分数论胜负

当承受极端严酷的压力跨过独木桥，毛

坦厂中学给他们的人生打上怎样的烙印？

2004

年，由于中考失常 ，尹睿最终

没能进入六安市著名的一中。 依她当时

的成绩，毛坦厂中学是唯一选择。

在尹睿看来， 被送到这所学校的只

有三种学生———自己考上的、 家长管不

了的以及复读的，“那里并不适合自制力

强、自学能力好、天资卓越的学生。 ”

尹睿的回忆自此陷入真空。 她怎么

也想不起， 自己除了日复一日的埋头学

习外， 还有过别的什么波澜，“可能连一

个水花都没有。 ”

尹睿的弟弟尹柯后来也在毛坦厂中学

复读。 他所在的高四班有

180

多人，所有人

都是抱着孤注一掷的勇气前来的。 每天

都被压缩得很紧，晚上回宿舍，抽十几分

钟洗衣服，几乎是唯一的“课外活动”。

一切都服务考试， 一切都以分数论

胜负。

孟静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 她记

忆里的毛坦厂，没有丝毫温情色彩。

寝室里， 有女孩背着背着书就崩溃大

哭；因为一道题做不出来，揪自己的头发，把

大腿掐得乌青。 孟静心里说，我绝对不要变

得和她们一样。 不久，孟静买了一本《青年文

摘》带到课堂上，教语文的班主任看到了：“你

怎么有心思看这个？！”那眼神里有痛心、有奚

落，刀子一样刻在孟静心里。

在外人眼中，“毛坦厂中学” 呈现迥

异面目。 一方面，毛中毕业生受到群嘲，

“都学习成那样了怎么还那么少人上一

本”； 另一些自称为毛中毕业生的网友，

则把这里捧为“逐梦者的天堂”，“第一年

三本，第二年

985

”的“神话”确实存在。

毛坦厂中学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

毕业生徐鹏，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对于曾经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好学校。”

一位网友写道：“去了毛坦厂， 周围

都是农村孩子， 他们读书真的是为了改

变自己的命运，改变父母的命运，和梦想

相比，复读的苦真是微不足道。 ”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在节目里说，

当看到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的照片时，

他差点落泪，“高考依然是这些非常贫寒

甚至普通的家庭当中最大的希望。 ”

而在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看来，毛坦厂

中学的存在，启示高考改革和高考公平的道

路任重道远。 “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学生在高

考之外有选择，但是往往是无奈的选择。 ”

“超级中学”带动镇里所有的商业行为

从安徽六安市客运中心站通往毛坦厂

镇的道路只有一条， 五十多公里的行程间，

围绕着毛坦厂中学的各类商业广告和租

赁、培训信息，一路在路两边蔓延。

对于有着上万学生的毛坦厂中学，

以及同等规模的陪读家长而言， 考上大

学，是他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

这种刚需， 也催生和影响着毛坦厂

镇几乎所有的商业行为———一切都围绕

着这个被外界称为“高考工厂”的超级中

学运转。

这座小镇中央有着连片的住宅小区

和一个高层高档社区，剩下的，便是围绕

着毛坦厂中学的老民房。 小镇街上不论

是水果店还是书店的招牌，大多都与“状

元”“功名”“夺魁”等字眼挂钩。

和陪读家长们坐在一起的男子费

佳，是这些家长们的房东。

他有点胖，左手戴着一条粗金链子，

他是毛坦厂镇原住民， 房子就在学校东

侧围墙外，这十来年，他把家里的三层楼

房隔成二十多间用于出租， 每年都有稳

定可观的收入。

年轻时，费佳曾在江浙一带打工，那

时毛坦厂中学的名声和规模还远不如

今， 陪读家长寥寥无几，“一间房子每月

就租三百块钱。 ”

随着毛坦厂中学的兴起，越来越多

的学生被送往与费佳家一墙之隔、连教

室窗户上都装着铁栏杆的中学。

陪读家长随之而来 ， 房租逐年上

涨，特别是距离学校较近的房源。

“四五年前， 每间房子每年 （十个

月）租金普遍都在一万二三。 但这几年

镇上开发了新小区，我们每间房租每年

要跌两三千块钱。 ”

即便如此，费佳依旧有着独特的自

豪感，他绘声绘色地讲述毛坦厂中学的

历史，并有些夸张地告诉外人：“我们这

里的租房市场和菜价跟北上广一样。 ”

这是当地人最普遍的谋生方式———学

校周边步行距离在半小时左右的房子，

都被隔成每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单间。

根据距离远近、房间大小、是否带独立

卫生间等因素，浮动价格。 而沿途每条

街道上都喷绘着租房、全托陪读辅导的

联系电话，就连毛坦厂中学老大门保安

室的窗户上，都贴着出租信息。

与周元的中介店相隔不远的一家 “精

英托管中心”，老板来自广东。 他自称，有数

位亲戚在校执教，不论是联系入学、择班择

师，都没问题，“只要你在我这里租房就可以

了，每年两万六，所有事情我搞定。 ”

一些家长说 ，数年前 ，如果有外地

学生想要入读毛坦厂中学，很多人还得

找“黄牛”，花一两万元“介绍费”。 并且

“黄牛”都是半公开的，每当开学就在校

门附近招揽生意，后来随着毛坦厂中学

放开招生，才少起来。

而对于外界“黄牛”收取中介费，毛

坦厂中学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

毛坦厂中学对转学和复读考生都是不

收任何额外费用的，对校外“黄牛”情况

并不了解。

镇上没有网吧，学生禁带手机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们会在中午十

一点半、傍晚五点多以及半夜十一点左

右休息或放学。 整个镇子的作息，几乎

也踩着这几个时间点。

放学时间， 几个校门外的快餐铺、

小吃摊和饭馆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尽可

能多地准备好给学生带走的食物。 准备

得越好、动作越快，生意越好。

放学前半小时 ，骤然间 ，校门周边

的每条街道都油烟弥漫，燃气灶的火焰

声、热油的滋啦声和铁勺碰击锅底的金

属声混合交响， 老板和伙计们同时上

阵，要不了一刻钟，原本空荡荡的台面

上很快就摆满了各色盖浇饭、 炒面、包

子煎饼、烧烤馄饨……

学校的放学铃声，是让这个小镇活

起来的信号。 商家们一边吆喝一边出

餐，唯恐错过生意。

一拨拨学生走出校门，原本冷清的

街道上，很快摩肩接踵，留给学生的时

间也不多。 面对摊贩们琳琅满目的快

餐，很多学生们三五成群地聚到食摊前

面，挑选、付钱、取食、站在路边吃完，一

气呵成。

匆匆出校门的学生们解决完吃饭

问题，匆匆返回学校，顶多匀出十几分

钟，到校门外的淘宝代购店里，网购点

日用品———毛坦厂没有网吧，学校也不

允许学生带手机，于是催生了在其他地

方难得一见的淘宝代购店。 店里有十几

台电脑，只有浏览器、淘宝网和京东购

物。 每代购一笔，学生要付给店家五元

钱。

这场喧嚣从开始到高潮再到落幕，

不过四十分钟。 学生们转身离开，商家

们收拾利索，街道再度平静，等待下一

次放学。

据《钱江晚报》


